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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。天京城頭。



清兵把天京圍了個水洩不通，曾經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岌岌可危。



連續的外圍血戰，把天國的精銳損失殆盡。



為了保住天國的最後一絲希望，洪宣嬌讓忠王李秀成率最後的精壯衝殺出去，而守城的重任則落到了錦繡營的女兵身上。



城牆高大堅固。清兵採用了太平軍的獨創——穴地攻城。



現在，地道已經延伸到了城牆下。



守城的女兵發現了，健壯的十幾個女兵在軍師罩蘭率領下立刻先後從城上墜繩而下，她們與挖地道的清兵拚殺，用水澆濕敵人運來的火藥。



清兵卒不及防，罩蘭一刀就把領頭的小頭目的腦袋砍掉了，像西瓜似的骨碌碌滾出好遠。



但更多的挖地道的清兵湧了出來，把罩蘭她們包圍了。



幾個清兵對付一個女兵，儘管女兵驍勇拚殺，可寡不敵眾，罩蘭等十幾個女兵很快都戰死城下。



敵人又一次運來大批火藥。罩蘭秀美的頭顱也被砍掉了，一隻挺拔豐滿的乳房更是齊根離開了她的軀體，英勇戰死的罩蘭和十幾個女兵個個都被砍的失去了人形。



可是，她們的獻身挽救不了苛延殘喘的天國，只是拖延了破城的時間。



火藥繩點著了，閃電般亮過後，是一聲閃雷般的響聲，城牆轟坍了二十多丈寬。



曾國筌在城外一聲令下，湘軍潮水般衝來，吶喊聲震耳。



曾國筌騎在馬上大喊：「老湘營弟兄們，進城之後隨意三天，老規矩，第四天可就不許搶一針一線了！」



湘軍擁入了城牆缺口，洪宣嬌率女兵往來衝殺，她把女兵們分成了幾批，再把她們每批排成三排，形成三個梯隊，揮刀和用火槍與擁來的敵人搏鬥。



面對面的貼身搏殺本來就不是女兵的強項，因為她們柔弱的嬌軀根本就不是驍勇彪悍的湘軍的對手，無論是身材還是氣力，她們都處於絕對的劣勢。



湘軍一揮刀，很輕易的就能砍掉女兵的頭顱。



女兵舉起刀劍，暴露出了豐滿的胸脯，她們的乳房就會被砍成了兩半。



不少女兵還被攔腰砍斷，尚有知覺的兩截血肉模糊的肉體在血泊中蠕動。



第一排女兵倒下了，第二排又衝上去，與敵人拚死肉搏。



女兵們不顧一切浴血拚殺，依靠人數上的優勢，幾個女兵圍著一個湘軍。



這些湘軍真是彪悍，在他們面前的女兵砍瓜切菜般的倒下。



有的女兵奮不顧身的抱住湘軍，才讓同伴把復仇的刀劍插進了湘軍的身體。



幸虧最先衝進來的湘軍不多，大多死在了豁口處，但是又是一批湘軍衝來了。



第三排的女兵加入了戰團，但她們的嬌軀在刀光血雨中像落葉般紛紛倒下。



很快，第一批和第二批太平軍錦繡營女兵都戰死了，第三批女兵又在鼓聲激勵下衝上來補上了缺口，繼續與衝上來的清兵格鬥。



每個清兵原本鋒利的刀劍都鈍了，他們的全身浴滿了鮮血。



城外，曾國筌看得呆了，二十幾丈寬的城牆的缺口堆滿了女兵的肉體，其中攙雜著數十具湘軍的屍體。



太平天國的女兵們用她們的血肉之軀壘起了一道城牆，阻擋著湘軍的湧入。



當第四批、第五批女兵們衝上來時，湘軍陷入了劣勢，不得不暫時撤下去了。



曾國筌下令：「大炮猛轟，我不信這些女人比城牆還抗打！我們的勇士不能白死在她們手裡！」



頓時，城牆缺口處炸彈橫飛，黑色的硝煙、紅色的火舌在絞動翻滾。



錦繡營的女兵們還沒來得及歡呼，她們的身影就被炮火淹沒，大片大片地倒在血泊中。



殘缺的肢體在空中飛舞，夾雜著女兵們淒厲的慘叫。血肉之軀怎麼能抵擋炮彈的威力呢？



湘軍又一次發起了衝擊，可是殘存的女兵再也沒有力量抵禦，再也沒有多少血肉之軀可供填充了。



突然間，石益陽率一批生力軍來援了，也是清一色的女兵，她們又在豁口處的屍山肉海處與湘軍展開了殊死的肉搏。



一場更加慘烈的拚殺，更多的女兵屍體又被填充到城牆的缺口處，她們再次以血的代價把湘軍擠下了城牆。



在這些不怕死的女兵面前，湘軍膽寒了。



他們的兵刃都捲了刃，手都砍軟了，腳下踏著的都是還帶著餘溫的柔軟的軀體。



可那些女兵還是一批批的湧上來，略一遲疑，復仇的刀劍就會插進了湘軍的身體。湘軍再次扔下幾十具屍體潰退了。



曾國筌騎馬來到距離城牆豁口幾十步遠的地方，見湘軍又一次退下來，他深恐功虧一簣，就一次次大喊：「先攻入城的每人賞一百兩！違令後退者斬！」



他的誘惑與約束在死神面前沒有多大的力量，曾國筌無奈，從戈什哈手中奪過一把大砍刀，接連砍了幾個退得最快的湘軍的腦袋，潰退止住了。



這時鮑超、李臣典的老湘營衝上來了，曾國筌為之一振，大叫：「鮑超、李臣典從那口子衝上去！」



鮑超、李臣典下了馬，赤膊帶頭往上攻。女兵們招架不住，一片片的倒下了。



潮水般的清兵終於攻進了天京城。



「去保護傅善祥，快去天王府！」



洪宣嬌一邊拚力搏殺一邊對石益陽喊。



天王府在真神殿前，石益陽下馬，各大殿、小殿、偏殿，一直找到上書房、寢殿，到處是劫後的慘景，已經空無一人，天王府像一座陰森森的墳墓。



石益陽向後林苑走去。這時喊殺聲已經越來越近了。



清溪裡河還與從前一樣清澈，河上的畫舫仍停在如煙的綠柳下，一切都令石益陽產生強烈的物是人非的感覺。



她看見了傅善祥，天國的女狀元，名將譚紹光的戀人，掌管天國的文書檔案。



她穿著一身純素的衣裳，頭上管的花也是白的。此時她在太湖石後蹲著在挖什麼。



石益陽跑過去才看明白，她正在埋東西，有天王的王璽，也有黃絹面的封誥、文書，天王的詩詞手跡。



見了石益陽，傅善祥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平靜，只輕輕問了一聲：「妳怎麼還不走？」



石益陽大聲喊：「我來找妳！走，快走！」



傅善祥把那些東西分別裝到鐵盒中，下到土穴裡，她不慌不忙地埋著土，說：「太平天國亡了，可太平天國的事該流傳人間。我埋的這些東西，不該落入清妖之手，他們會一火焚之。這裡有太平天國的天歷、《資政新篇》，各種文告、典章、封浩，還有天王的詩詞。有朝一日它們會重見天日的。那時，我們這些人可能早就化為塵土了，可後人該知道，在多少年前還有過這麼一群男女，曾經營建過一個美好的天堂，十四年啊……」



傅善祥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眸子裡充滿了憧憬、嚮往，注入了多少深情，可石益陽依然透過這一往情深的表情看到了難以抑制的悲惋和淒傷。



她最後埋進土裡的是一塊晶瑩的血紅色的雨花石。那是傅善祥過生日時譚紹光送她的第一件禮物，她希望的也許是她和譚紹光化為泥土以後的永恆，雨花石彷彿是他們生命和愛情的結晶體。



她最後移了一塊太湖石壓在了上面，當她從容地做完這一切時，她向畫舫走去。



「妳跟我走啊！」石益陽奔過去拉她。



「我已經不能跟妳走了。」傅善祥坐在畫舫裡，整理著頭髮，說：「我的路走到頭了，我欣慰的是，我與天國同壽。我已經服了毒，好妹妹，妳快走吧。」



石益陽這才發現，傅善祥的臉色越來越蒼白，嘴唇青紫，她安靜地閉上了眼睛，人世間的一切苦與樂、愛與恨都永遠與她無涉了。



石益陽帶著淚在後林苑上馬，這時她發現已有大批的湘軍狂叫著衝進了天王府，立即劫掠各殿，不顧一切地翻箱倒櫃搶東西。石益陽趁著人亂，衝出了天王府大門。



天京街上人城的湘軍在殺人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也不論是軍是民，見一個殺一個，天京街頭血流遍地。



在旱西門，洪宣嬌仍帶了幾百女兵在與衝進來的敵人拚殺。



曾國筌進來了，他站在遠處看著女兵們拚殺。



精疲力盡的她們已沒有了那份傲氣，仍在苦苦支撐，不時有女兵血肉模糊的倒在湘軍的刀下。



曾國筌大叫：「抓活的！誰抓住就賞給誰！」此言一出，更多的湘軍撲上來。



忽然，洪宣嬌和女兵們退出了殺場，一個個跳上了城牆，她們明白被俘會意味著遭受更多的羞辱。



曾國筌沒明白是怎麼回事。在女兵們腳下早已堆好了一堆堆的乾柴，上面撒了厚厚一層黑火藥。



洪宣嬌沉重而悲壯地喊了一聲：「天國裡見了，錦繡營的姐妹們！」



呼一下，大火騰空而起，女兵們挽手勾臂、互相擁抱著站在火中，大火很快吞沒了她們，城上還迴響著她們悲壯的喊聲：「天國裡見！」



曾國筌簡直看呆了，湘軍也都看呆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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